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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两年，123岁的上海佘山天文台即将完成史
上最大规模修缮。大修之后，在此历经122年风雨、
曾是“东亚第一镜”的40厘米口径大双筒折射望远镜
已恢复了观测能力。再度打开穹顶，凝望宇宙，这台
百年宝镜在功能性修复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向世人展
现出了惊人的魅力，以及尘封于历史的往事。

时隔两年，再次踏上佘山天文台主楼

圆顶，122岁的“百年宝镜”已焕然新生。

佘山天文台始建于 1900年，自

1901年在此完成安装，这台产自法

国、当时价值十万法郎的望远镜，最后

一次打开是在2005年。经过周密完善

的前期研究与筹备，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在相隔16年后的2021年，对这台

沧桑巨镜启动功能性修复。

更换物镜、更换圆顶与导轨齿轮，

清洗保养500多个零部件，当星光再次

透过望远镜，天文台工作人员欣喜惊呼

“太清晰、太透亮了”！

告别曾经的老式底片，安装上数码

相机，这台百年宝镜将在完成验收后，

重新与公众见面。伴随望远镜的修复，

一幕幕值得科学史铭记的尘封场景也重

新浮现。

锈蚀圆顶化身百年佘山
天文“时间轴”

这台曾被誉为“东亚第一镜”的大

双筒折射望远镜兢兢业业工作了上百

年，曾拍摄下7000多张天文照片。根

据佘山天文台保留的资料，其最后一张

底片拍摄于1999年。

“当时，我们发现它成像不太清晰，

即使直接目视，也总觉得有一层黄蒙蒙

的雾气。”上海天文台光学天文技术研

究室工程师慎露润回忆，直到这次将长

逾7米的方形镜筒放下来，大家才发现

历经百年的镜片已遍布霉斑、水渍。

其实，在百余年前选址佘山建天文

台时，法国传教士们就已经意识到，虽然

佘山地基坚固稳定，适合建造天文台，但

山脚稻田密布，湿度很高。水汽沿山坡

而上，佘山顶如同“身处一片沼泽地的雾

气之上”，会影响天体观测效果。

这一缺陷到后来才逐渐显现出来。

比如，大双筒的物镜位于镜筒前端，在观

测时经常敞开于室外，容易侵入水汽，经

年累月难免变得“老眼昏花”。而常年处

于室内的目镜则相对保存完好，只需仔

细清洗保养，仍可回岗工作。

在水汽的不断侵蚀下，笼罩于大望

远镜上、直径10米的铁质圆顶也锈蚀不

堪。1898年，望远镜与配套圆顶在法国

巴黎的高梯尔工厂制造完毕，次年开始

运往上海，并于1901年完成安装。得益

于其先进的制造工艺，在可灵活旋转的

圆顶配合下，尽管镜身重达3吨，却可直

接进行高精度天文观测。

“大圆顶是铁质一体冲压成型，也经

过防锈处理，但终究经不起佘山上百余

年的高湿度侵蚀。”上海天文台佘山科普

教育基地负责人汤海明介绍，2005年圆

顶最后一次打开时，望远镜圆顶因齿条

锈蚀磨损而卡住，从此无法灵活转动。

经过仔细勘察，修复人员决定整体

更换圆顶，同时替换掉无法继续使用的

部分齿轮。这些体积庞大、满身锈迹的百

年铁皮，就这么白白丢弃了吗？显然太可

惜了。与望远镜修复同步进行的，还有设

于佘山天文台内的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展

陈更新。于是，策展团队就对部分见证了

百年沧桑的圆顶铁皮进行了表面处理，

将其镶嵌在展馆入口的时间长轴上。

色泽如同油画，斑驳沉淀岁月，圆顶

铁皮一路见证了佘山天文台从“东亚第

一镜”、1.56米光学天体测量望远镜、25

米射电望远镜，直至天马望远镜（65米

射电望远镜）的发展之路，也见证了中国

天文学的一路成长。

500多枚精致零件透露
法式优雅与执着

伴随一阵电机启动齿轮的声响，新

换的白色圆顶开启，这台40厘米口径、

焦距长达7米的巨镜在更换了新的“眼

睛”之后，再次拍摄下了一幅幅锐利清晰

的天文照片。

在望远镜所在的圆顶观测室内，一

幅幅拍摄月面、木星等天体的高清画面

滚动播放，它们都是这台百年宝镜恢复

“视力”之后的作品。

为曾经的“东亚第一镜”“复明”实在

是一个艰巨而庞大的工程。上海天文台

光学天文技术研究室高级工程师郑立新

说，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望远镜本身参数

的资料严重缺失，几乎无处可查，“可能

传教士离开时随一部分观测资料一起带

走了，也可能在战乱岁月中散佚了”。

面对国宝级的望远镜，修复之前必

须有充分的准备。早在2014年，郑立新

所在的研究室就着手研究修复的可能

性。“最后，我们决定直接在望远镜上测

参数。”该研究室副主任周丹介绍，他们

把望远镜巨大的镜筒平放下来，对镜片

折射率、材料结构等参数进行测量，再去

度身定制，争取完美“复刻”老镜片。

19世纪后期，照相技术开始运用于

天文观测。彼时，欧洲天文界正流行一

种专门用于天体测量的折射式望远镜。

这类望远镜标准口径33厘米，焦距3.4

米，而佘山上的传教士们为了建造一台

“放大倍率能与最大的望远镜相匹敌的

专业设备”，特地定制了40厘米口径、7

米焦距的“增强版”。

“口径越大，制造难度越高，也越难

找到加工厂家。大双筒这两组（共四片）

物镜，每组重有40公斤。为了给它们找

到合适的材料、结构，以及加工企业，我

们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筛选。”郑立新说，

当年法国制造的物镜与镜框一体拼接，

因此在定制产品与修复时，必须将它们

一起更换。

“我们这次秉持的原则是尽量使用

原有配件，但当我们打开望远镜时，还是

被百多年前制造的零部件震惊了。”慎露

润说，零部件总共分为30多个子系统，

共有200多组、500多个单件，它们不仅

做工精良、设计实用，造型还非常优美。

众所周知，观测星空要避开光线干

扰。现代望远镜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自动

记录数据。19世纪末，天文学家如何在

黑暗的夜晚靠目视读出位于机械表盘上

的刻度数字呢？慎露润指着一个表盘附

近只有火柴棍长短的小小灯泡说，这幽

幽的红色柔光既可让观测者方便读数，

又不会干扰其眼睛适应暗夜环境，曲面

造型显得典雅舒适。

38年后有望第三次见证
哈雷彗星回归

“这台大双筒望远镜曾在1910年、

1986年两次记录下了哈雷彗星的回

归，这次功能性修复之后，如果保养得

当，它将可能在38年后的2061年，再

次见到哈雷彗星的回归。”上海天文台

党委书记侯金良对这台巨镜的“预期寿

命”相当乐观。

目前，世界上尚有数台与“东亚第一

镜”同时代的古老望远镜“健在”。佘山

天文台升级改造项目展陈顾问朱达一将

这台望远镜功能性修复的消息在脸书上

发布后，受到了梵蒂冈天文台台长的关

注点赞，并留言希望了解更多详情。

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发展，这批同时

代的古老望远镜不再能胜任科学研究任

务，但在科学教育与普及上颇受欢迎。

汤海明透露，这次修复团队为望远镜配

上了数码拍摄接口，今后可以通过相机，

甚至手机，将百年巨镜看到的天体影像

记录下来，通过打印或邮件留作纪念。

上海天文博物馆向公众恢复开放后，将

逐步探索通过预约等方式让公众亲身体

验“东亚第一镜”的观星魅力。

对于天文学家而言，这里还是一个

静心思考、回归宇宙探索初心的科学圣

地。虽然现代天文望远镜已经实现了数

据的自动记录，但在这里，通过机械式圆

顶开启、手扶巨大镜筒，在茫茫宇宙中寻

找点点星光，或许会在重新审视中点燃

科学灵感的火花。

侯金良说，这次修缮除了圆顶与望

远镜恢复功能，重启“仰望星空”的岁月，

另一亮点就是通过对百年宝镜历史资料

的整理与挖掘，在对上海天文博物馆的

展陈更新中，凸显佘山天文台对于中国

天文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作用，“这也

是与位于临港的上海天文馆‘错位’，一

边侧重于现代，一边侧重于历史”。

据悉，此次修缮发现了大量法文手

稿和资料，佘山天文台工作人员正与科

学史专家合作，推进整理工作。负责展

陈子项目的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左文文

说，他们希望通过回顾建造中国近代第

一台现代大望远镜的出发点，追溯科学

思想的实现历程，让参观者感受到科学

精神的感召。

123岁佘山天文台即将完成史上最大规模修缮，重新对外开放

百年望远镜“复明”，穹顶再开凝望星空
■本报记者 许琦敏

这几年，我国天文界喜讯不断。
2021年7月，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
馆分馆）开馆。这座全球最大的天文馆
引导人们感受星空，理解宇宙，思索未
来，令参观者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2022年，中国天文学会庆祝百年诞
辰，我国天文科研重镇——中国科学院
上海天文台也在这一年迎来了成立60

周年、建台150周年……所有这些事
件和活动，无不提及人们耳熟能详的一
个地名：佘山。

如今的上海天文台总部在徐家汇，
南丹路80号，光启公园对面，而望远镜
等重要观测设备则主要坐落在佘山。徐
家汇与佘山这两处台址最初均系法国传
教士所建，徐家汇台址建于1872年，佘
山台址建于1900年。20世纪40年代，
两处总人数已近百，其中中国工作人员
有80多位，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不
乏为国际天文学界所盛赞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正式接管了上述两
处天文台，后于1962年合并成立上海
天文台。60多年来，该台无论在科研还
是科普方面，都可谓硕果累累。

回望往事，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又
会落到当年的“东亚第一镜”——40厘
米口径大双筒折射望远镜（以下简称“大
双筒”）上。这架老镜在年逾百岁之后，
曾一度失灵停运。天文学家和公众都希
望它回春有术，再做贡献。是以在兔年

伊始欣闻其修缮行将竣工，业内外人士
辗转相告，爱慕者更欲先睹为快。

大双筒是一架质量上佳的望远镜，
它拍摄的大量天文照片便是无言的证
词。这架望远镜的制造商高梯尔在国际
上颇有声望，早在1891年，他就造出一
块直径达62厘米的优质透镜，当时在世
界上名列前茅。大双筒的焦距长7米，
望远镜采用赤道式装置，在转移钟带动
下，能够追随天体的东升西落，自动跟踪
所观测的对象。它既可以拍摄天体照
片，也可以让坐在观测梯上的使用者进
行目视观测。

百余年前建造大双筒是一项高标准
的工程，而今历时两年的修缮同样有赖
于尽善尽美的工匠精神。大双筒原有的
零部件，清洗保养500多个；大到物镜
和圆顶，小到一个个螺栓，都尽量做到能
留尽留、应换则换，大有修复古建之风。
天文学研究与仪器创新相辅相成，其中
的哲理性思维彼此相通。记得20年前，
上海天文台成立40周年、建台130周年
之际，曾广征言简意赅的“上海天文台精
神”，人们亦称之为“台训”，最终采用的
八个字“精勤司天，诚信修文”，至今在台
内随处可见。这种“精勤”与“诚信”的品
格，再次充分体现在大双筒的修缮中。

对于参观者而言，无论是考察一架
静置的大望远镜，还是观看一段天文望
远镜的工作视频，都无法完全取代亲自
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星空的切身体验。不
少人儿时的这一梦想，也许会在大双筒

上成真。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你在
工作人员帮助下使用这架望远镜进行观
测，就有点像参观航空博物馆时，坐到一
架百年老飞机的驾驶舱里亲自体验一下
如何操纵起飞。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大
双筒已经不能满足今日科研的需求。但
是，它的文物价值却与日俱增。亦如谁
会觉得金字塔或万里长城已经太老，不
再值得珍惜？

佘山之巅，随着大双筒的修竣，上海
天文博物馆的整体面貌也焕然一新。论
规模，它无法与临港新城滴水湖旁的上
海天文馆相提并论，但是论功能两者却
是相得益彰：天文馆之现代化，天文博物
馆之历史感，各有所长，各尽其妙。

如今，上海天文台地处佘山的这个
板块，已经拥有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
大的天文仪器。于是，那里也有了一个
更加与时俱进的新名称：上海天文台佘
山科技园区。大双筒依然是其中一颗美
丽的珍珠。

我曾为许多学校的学子写下这样的
话语：“敞开胸怀，拥抱群星；净化心灵，
寄情宇宙。”天文望远镜正是助我们达到
这一境界的利器。百年老镜大双筒再度
披挂上阵，其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
效决不能低估。它不只是让年轻一代从
中看到无数的星星，更是在仰望星空的
同时帮助他们塑造完整的宇宙观。
（作者为上海天文学会前任副理事

长、资深科普作家）

年轻一代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星星
■卞毓麟

当你登上佘山天文台的圆顶，仰

视这架重约三吨的大望远镜时，有没

有想过，19世纪末的法国传教士为何

要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在佘山建造一

台东亚最大的望远镜？为何它是双筒

折射式的？为何世界上有一批与它同

时代的同款望远镜？这缘起于百年前

的一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天空之图”，

又称“天图计划”。

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天文学

家、光学仪器设计师保罗 ·亨利和他的

弟弟普罗斯佩 · 亨利，先后发现了14

颗小行星。在搜寻过程中，为了让潜

在小行星与容易混淆的背景恒星加以

区分，他们从1873年开始，尝试制作

一份黄道区域的精确恒星图。

随着工作的推进，为了记录目测

无法完成的海量暗星，亨利兄弟决定

将当时兴起的照相技术用于天文观

测，以照相方式记录恒星分布。为此，

他们专门制造了一台口径33厘米、焦

距3.45米的照相物镜，于1885年安装

在巴黎天文台。

这台仪器的精度和效率都远高于

肉眼观测，可以说引起了一场天文学

研究范式的转换。彼时，担任巴黎天文

台台长的欧内斯特 ·穆谢兹意识到，照

相技术在星图制作上具有巨大潜力。

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目标——

完成全天星图的照相和数据测算。

想要完成全天星图照相，至少需

要拍摄1万张以上的照片，同时还需

要海量计算，这无法靠任何一家天文

台独立完成。于是，1887年4月，在巴

黎天文台的倡议下，第一届国际天文

照相会议在巴黎召开，这也是天文学

界的首次国际大型学术会议，与会者

包含来自16个国家的56名代表。会

议决定将穆谢兹的目标付诸实施，参

与的天文台大多选择了亨利兄弟的望

远镜设计方案，这种双筒折射式望远

镜也就获得了“天图望远镜”的称谓。

当时，法国多地天文台，以及奥地

利、荷兰、梵蒂冈、西班牙、阿根廷和巴

西等国天文台也采购了同一系列的

“天图望远镜”。而佘山天文台所定制

的则是一台口径40厘米的“增强版”，

这也是为何它能在数十年中始终保持

“东亚第一镜”地位的原因。

百年前的“天图计划”工作量巨

大，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科学成果产

出却非常少。现在的天体测量卫星已

经可以实现观测精度远高于照相法的

快速天区扫描，但它们却无法回到过

去，扫描百年前的星空。因此，这些

来自“天图计划”底片的历史数据，

与现代巡天探测结果相互结合，就可

以为我们提供大量恒星在宇宙间的自

行运动数据。

1906年，荷兰天文学家卡普坦又

提出了“选择星区”计划，召集全世界

天文台共同合作，在全天划分252个

区域，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恒星观测，

包括佘山天文台在内的全球43家天

文机构参与了这一项目。在这一过程

中，佘山天文台见证了统计天文学的

诞生，也成为人类研究银河系结构的

早期参与者。在卡普坦的研究报告

中，也专门提及了佘山天文台的贡献。

虽然佘山天文台上的主要研究者

是外籍传教士，但也有不少中国人受

聘参与辅助工作或在台内学习。20

世纪上半叶，从佘山天文台走出了一

批中国天文学家。例如，1912年自

费上佘山天文台进修的高平子，后参

与筹建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

天文学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

并开创了中国太阳黑子观测和子午测

时工作。1937年起在佘山天文台从

事物理气象和地磁工作的龚惠人，则

成为了我国现代时间频率工作的奠基

人之一。

（本文根据上海天文博物馆资料
整理）

“东亚第一镜”背后，“天图计划”浮现

揭秘一场百年前的科学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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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图室展厅。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